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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副词性语素论析①

毛帅梅，罗晓语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副词性语素的分布情况和语法特性。研究显示：（１）现代汉语包含４０个单音节的副词

性自由语素、１３３个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和１０个副词性不自由语素，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可涵盖丰富的语义类型和多样的语

法特征；（２）单音节副词性语素重叠、副词性语素＋后缀等多种形式的存在反映了副词性语素在隐性词法规则的影响下

可产生具有一定能产性的词法模式；（３）副词性语素具有强组合性、韵律依附性、能产性、定位性和文言性等句法特征，

它们既体现了语言的共性，也表现出现代汉语的个性。研究表明副词并非一个可以穷尽列举的封闭类，有助于更清楚的

认识其词类属性，为现代汉语语素研究提供了材料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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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语素的定名、识别、分类及其功能等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吕叔湘

（１９６２ａ）谈到语素的语法类别问题“……基本上就是词类问题。当然，粘着语素的分类比自由语素要困

难些，但是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１］。尹斌庸（１９８４）明确提出“语素不一定是词，但是却明显地具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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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２］。要判定语素的“词性”，既可以依据古、今汉语中单音词的词性，也可以参考汉语的句法格式，

从词的词性类比语素。如此，尹文比照词类的划分相应地区分了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等十一类语

素。董秀芳提出根据Ｐａｃｋａｒｄ（２０００）的“中心原则”（Ｈｅａｄｎ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并结合语素在古汉语中的词类
属性这两条标准来确定语素的语类范畴［３］４７。由于将语素划分为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的做法具有

可类比性和可操作性等显著优势，它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支持（如苑春法、黄昌宁１９９８等）［４］。
鉴于语素的基本功能是组合成词，一般以语素的构词能力（即“能否独立成词”）作为衡量语素自由

与否的标准，能单独成词的是自由语素，反之则是不自由语素。吕叔湘（１９６２ｂ）列举了自由度不等的几

种情形，并把一般不自由、但在特定场合是自由的、结合对象相对多元的一类语素归为“半自由语

素”［５］。整体来说，汉语的语素分布呈现由“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不自由语素”渐变的发展，符合现
代语言学连续统模型。综上所述，汉语语素的语法类别有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素、副词

性语素等，自由度上可大致分为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和不自由语素。

然而，从笔者掌握的国内外已有文献来看，虽然与本文所要讨论的相关问题在汉语和其他不同语言

的语法研究中零零星星地也有一些，但却鲜有考察副词性语素的专文。为此，本文拟专文考察现代汉语

中副词性语素的语法分布及其语法特征。

二　研究对象
尹斌庸（１９８４），苑春法、黄昌宁（１９９８）分别对汉语语素作了几乎穷尽的定量考察。研究显示，现代

汉语约有５０００／７０００①个单音节基本语素，语素的主要语类范畴中，名词性（２０１１／３６１２）、动词性（１８６４／
２４３３）和形容词性（６５１／９８２）三类语素合占总数的９０％左右，除此之外，副词性语素有８４／１５２个［２］［４］。

本文辨识副词性语素主要依据两条：（１）修饰谓词性成分；以“惨”为例，“惨”既可以修饰名词性成

分，组成“惨境”、“惨剧”，也可以修饰动词性成分，组成“惨杀”、“惨笑”，前者的“惨”为形容词性，后者

的“惨”为副词性。类似情况下，本文只讨论其中的副词性语素。（２）参考《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

语虚词例释》、《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５）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０１０）等工具书的词性标注；如“匪”、
“立”、“历”、“了”、“咸”等，《现代汉语八百词》和《现代汉语虚词例释》都未选作副词，但是《现代汉语

词典》（第五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均标为副词，根据研究成果的择新原则，本文视其为

副词（其具体的非典型性特征等另见下表）。

通过逐一排查统计，合计得到１８３个单音节副词性语素，包括４０个自由语素，１３３个半自由语素，

１０个不自由语素。从数量分布上看，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副词性语素在自由度上的各个子集列

表如下：

副词性语素自由度列表

副
　
词
　
性
　
语
　
素

自
　
由

甭、必、便、别、不、才、常、倒、顶、定、都、刚、更、光、还、极、将、净、较、就、可１、另、乱、略、没、太、特、挺、未、

勿、先、要、也、已、尤、又、再、早、正、只

半
　
自
　
由

本、暗、饱、暴、遍、并、惨、曾、畅、诚、重、初、错、大、单、但、对、陡、独、断、顿、反、方、非、概、共、姑、故、固、怪、

过、好、合、狠、横、忽、互、急、亟、兼、渐、皆、仅、紧、尽、径、久、俱、决、绝、均、苦、快、狂、老、立、历、连、屡、略、

蛮、满、猛、明、莫、默、难、偶、怕、偏、频、颇、齐、岂、恰、强、巧、切、且、轻、权、却、确、仍、尚、稍、深、甚、生１、

实、首、殊、私、死、似、速、算、遂、同、统、痛、突、徒、微、唯、误、务、悉、瞎、现、相、斜、幸、许、续、旋、益、永、犹、

预、远、约、暂、乍、真、直、终、骤、专、准、总、足、最

不自由 不知凡几、匪夷所思、毫无头绪、了无畏惧、若即若离、素昔、老少咸宜、休想、业已、人云亦云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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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语法特征
（一）组合特征

本文所讨论的“组合特征”指的是副词性语素与谓词性成分组合时的语法特征，主要考察“副－谓”
组配是否存在任意的词汇空缺的情况。整体而言，副词性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不自由语素与谓词组

合时表现出组配能力渐次减弱的差异。

１．自由语素，例如：
ａ．不多、不少
ｂ．不清楚、不干净
ｃ．不穿、不看
ｄ．不说话、不读书

ａ、ｂ和ｃ、ｄ分别代表“不”跟形容词性和动词性谓词的组合情况，其中ａ、ｃ代表“单音节 ＋单音节”

组配，ｂ、ｄ则表示“单音节＋双音节”组配。由此可见，自由的副词性语素句法结合能力最强，只要语义
许可，它们差不多可以和任何谓词搭配。它们被视为具有最完备的组合性。

２．半自由语素，例如：
ｅ．大好、大红
ｆ．？大清楚、大时兴
ｇ．大干、大吵

ｈ．？大说话、？大干活
对照ｅ、ｆ、ｇ、ｈ与前文的 ａ、ｂ、ｃ、ｄ可知，副词性半自由语素与谓词性成分的组合能力总体低于自由

语素。一方面，它们可较自由地与单音节谓词性成分组配，而另一方面，ｆ和 ｈ的可接受度较低表明半
自由副词性语素跟双音节的谓词性成分组合能力较弱。另外，即使就单音节谓词性成分而言，半自由副

词性语素能与其中的哪些谓词性成分组合也是不可明确预测的，尽管它们之间不存在语义冲突、甚至语

义上是相容的，也可能不被接受、不能成为合法的组合。例如，当“饱”表示“足足地、充分”之义时是一

个副词性语素，除了“饱餐、饱尝、饱含、饱览”等组合外，“饱”与动词的结合能力非常有限，“饱听、饱

写”等的可接受度就很低，虽然从语义上看“饱”与这些动词是相容的，没有任何不妥帖之处［３］６５－７７。

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在共时层面组合能力的衰减与历时层面的语言演变有一定联系。它们都曾是古

汉语里的自由语素，不但可以在符合语义的条件下与动词自由组合，而且按照古汉语语法全部可以自由

运用；到了现代汉语中，其“自由”只限于某些特定的语域或句法环境［５］，而在通用语的常规语境下，必

须依附于其他的句法手段来获得“自由”。总之，随着自由程度显著降低，它们的组合范围也明显缩小。

３．不自由语素，例如：

ｉ．若多；若穿；若清楚；若说话；
ｊ．若即若离

不合格的ｉ组配表明不自由的副词性语素的组合能力最低，它们不能够随意独立成词，与动词的组
合受到较大限制，一般仅用于有限的几个半凝固化表达中，如ｊ“若即若离”中的“若”，再如“人云亦云”
中的“亦”、“不知凡几”中的“凡”等。

（二）韵律特征

汉语的韵律特征跟语法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已为老一辈汉语学家所注意，尤其在近年来一批学

者（如刘丹青１９９３，冯胜利１９９７，２００１等）［６８］的努力下，学界就韵律结构具有影响、限制词法和句法的
功能已达成基本共识，并深入探讨了韵律与语法的交互作用。音步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韵

律单位，冯胜利（１９９７）根据“韵律构词学”（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理论，提出双音节音步是现代汉语中最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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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最基本的“标准音步”。构成双音节音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延长式”、“凑补式”或“重叠式”等。

绝大部分单音节副词性语素必须依附于相邻的谓词性成分形成双音节之后才能出现在句子中［７］。

１．自由语素。高频使用的副词性自由语素往往保持一定的“单音活力”。根据陆俭明、马真的统
计，现代汉语口语当中，少数自由的单音节副词性语素（如“甭、别、不、没、快”）能单独使用，或是在句末

语气词的辅助下用于回答问题，如“去吗？———不”，“吃了吗？———没呢”［９］１５２。然而从韵律上看，“单

说”的自由语素或者借助其后的停顿来拉长音节，或者借助附加语气词来凑足音步。因此“单说”的副

词性自由语素在韵律上仍然满足“标准音步”的要求，表现出韵律依附性。

２．半自由语素。汉语的基本语音感知单位是音节。古代汉语基本上是“一字 ＝一音节 ＝一词”，但
是中古汉语之后这种情况发生较大改变，一方面很多词汇都变成了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单音节词汇的作

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到了现代汉语阶段，双音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样一来，大部分从古汉语沉淀

下来的单音节副词成为半自由副词性语素，以备用单位的形式居于语素层级。现代汉语基本语音单位

由单至双的改变使得最小的自由节律单位必须在音节这一级层上满足其“二分”的要求，即构成双音节

音步的韵律词。然而，汉语里的单音节在一般情况下缺乏足够的长度和抑扬，因此不能构成一个音步。

单音节的半自由副词性语素是韵律不足的成分，为了合成一个音步，它需要依附的谓词性成分只能是单

音节的、不能是双音节的，这样才能获得韵律上的完整和自由，如上文例举的 ｅ和 ｇ，再如“诚聘、暴涨、

屡创、顿感”等等。半自由副词性语素的重叠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韵律依附性的表现，如“暗暗、常常、偏

偏”等；副词性语素之后加上词缀很可能也是出于韵律依附性而采取“变单为双”的另一种方式，如“忽

地、暗地、蓦地”等。

３．不自由语素。据笔者的语料统计，现代汉语中的不自由副词性语素数目极少，常限于少数半凝固

的“四字格”表达式，例如：不知凡几、匪夷所思、毫无头绪、了无畏惧、若即若离、老少咸宜、人云亦云。

刘丹青（１９９３）指出汉语是一种极其注重语音节律的语言。这种语言节律要求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即

汉民族对均衡美、节奏美的长期注重。节律美的迫求，在汉语中已不仅是一种言语的调节美化，而且成

为语言系统的规约成分，在许多情况下，节律的要求甚至以部分地牺牲语义与句法为代价［６］。

就韵律特征而言，副词性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不自由语素三者的依附性渐次增强，同时它们的句

法独立性则依次减弱。根据语法化理论［１０］，共时层面的语法表现是历时演变的投影，因此可以预测，今

天的自由语素终会变得有所“依附”，副词性半自由语素的发展趋势是语音依附性越来越强，也许会最

终变为不自由语素。

（三）能产特征

副词性语素的“能产特征”有别于其前文讨论的“组合特征”，所谓能产特征在这里指的是由语素合

成副词的能力，即构词法上的能产性。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概念，而是有或多或少、或高或低

之分。本小节主要讨论三种情形的能产特征：（１）“白－白白”型；（２）“不－不妨、终－终究”型；（３）“～

然－公然”型。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中的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在这几种词法规则的影响下，可生成能产性
较高的、活跃的词法模式。

１．ＡＡ式重叠副词。重叠手段对副词有一定的选择性，石毓智指出基式副词在语义上有量的要

求［１１］２８９－３０６。笔者根据文献中已有成果和对语料的调查，统计共有３２个 ＡＡ式重叠副词（一般认为，

ＡＡＢＢ式重叠副词是构形重叠，它们不在本文对副词性语素讨论之列）。虽然这３２个双音节重叠副词

算不得是一个高能产性的词法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单音节基式副词以半自由副词性语素为

主，如“仅仅、偏偏、生生”等。

２．“轮辐式”和“链条式”两种扩展模式。自由语素扩展后对原单音副词的语义有所发散，如：
“不———不必、不曾、不待、不单、不定、不断、不妨、不过、不禁”等。半自由语素扩展后形成的双音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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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接近，如“真———真真、真正、真的、真个、当真、果真，真得”；这两种构词模式的能产性都很高，在赖

先刚［１２］所讨论的“词族副词”中占７０％左右。从规则的适用范围来讲，绝大多数的半自由语素均可适

用“轮辐式”和“链条式”，因为添加音节可以补足它们的韵律结构，也可以使它们句法上独立；而自由语

素语义较为独立，单独使用的频率较高，其构词的能产性反倒相对略弱。

３．“副词性语素＋后缀”模式。该模式中的副词性语素也多半为副词性半自由语素。杨荣祥确立

了汉语史上曾经能产性很强的１０个可构成副词的后缀（该文称之为词尾）［１３］，其中仍然活跃在现代汉

语中的如下所示：

～地
忽地、霍地、立地、蓦地、倏地、特地

～尔
忽尔、偶尔、率尔

～个
早个、真个、只个

～乎
几乎、恰乎、确乎、似乎

～其
必其、极其、尤其

～生
好生、偏生、

～自
本自、常自、好自、空自

～然

必然、卒然、定然、断然、刚然、公然、固然、果然、忽然、居然、决然、猛然、蓦然、尚然、适然、

宛然、依然、自然、

整体而言，在现代汉语中它们的能产性已大大降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个构词模式产

生新副词的绝对数量极少；其次，这个构词模式原来的作用对象大多是单音节副词，随着汉语双音化趋

势的发展，它们可作用的对象就非常有限了；最后，许多原来通过这个模式构成的副词由于语体色彩等

问题，以致被“大浪淘沙”，不再被视为副词。以“～地”为例，现代汉语中仅有“忽地、蓦地”等六个是副

词。这与董秀芳的观察相吻合，“词缀在汉语中是一个不稳定的范畴，词缀与词根语素的差别不显著，

汉语词缀的特点决定了派生构词不是汉语主要的词法模式”［１４］。这种情况也有点类似Ａｒｏｎｏｆｆ＆Ａｎｓｈ

ｅｎ所讨论的“将死”的词法模式［１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几个后缀的活动能力是有差别的，如“～然”

在刻画行为的情状或情貌时（“慨然、毅然、幡然”等），仍然具有较强的能产性。

（四）句位特征

我们将从韵律特征、词法模式、语序类型等方面来考察副词性语素的句位特征。研究显示，现代汉

语副词性语素在句法语义的位置上相对固定，总是位于被修饰的谓词性成分之前。

１．从韵律特征来看，副词性语素与谓词性成分所形成的双音节音步是一个韵律词，而韵律词的重

音遵循“辅重中轻”的原则［１６］，因此作为辅助成分的副词性语素获得重音（“另择、更臻”），就这个韵律

特征来说，副词性语素是定位的。

２．在构词模式中，副词性语素位置上往往固定居前，由附加后缀派生而来的副词自不必说，复合的
副词也多半如此，例如“连—连忙—连身—连天—连夜”等。即使有“终—终究—终归—最终—始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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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必定—必须—势必—务必”之类的位置更替现象，它们的数量也不多，或者说，其更替的位置源于

另一个副词的起始，如上例可看作“最—最为、最终，务—务必、务须”。如此看来，副词性语素在构词模

式中具有较为显著的“定位性”。

３．就语序类型而言，在副谓组合中，谓词是核心、副词是非核心，非核心成分的句法位置相对于核
心成分而言是前置还是后置，原则上是由这种语言是核心前置语言（ＶＯ）还是核心后置语言（ＯＶ）的系
统性质决定的［１７］１２９－１３１。虽然说汉语的语序类型仍可讨论，但是大量语言事实显示，汉语采取的是状语

前置于核心的结构。副词性语素具有比较固定的句法位置，无论是自由的副词性语素还是半自由的副

词性语素，他们与谓词组合时都处于谓词之前，如“极具、重返”。换言之，副词性语素表现出“定位性”

的句位特征。

（五）文体特征

现代汉语中表示某一近似意思的副词往往同时存在单音和双音两种形式，可重叠副词是这种情况

的一个大类，例如：

本一本来、原本

必—必定、必须

纯—纯粹、纯然

反—反倒、反而

方—方才、方始

果—果然、果真

渐—渐次、渐渐

宁—宁肯、宁愿

都是随手可得的例子，它们构成所谓的“单双对应词”。单双对应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单音古雅而双

音通俗［８］，这在众多的成语、熟语中可得到证明：“稍纵即逝、屡教不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

仅如此，句子中的单双对应副词形成文体上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例如：

（１）ａ．价钱多少且不谈，首先要保证质量。
ｂ．你暂且在家好好休息。

（２）ａ．请一定保密，万不可泄露实情。
ｂ．万万没有料到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单音节副词性语素具有一定的“文言性”。书面语中单音节副词的独用（如“或

做诗喝酒”），就是单音节副词文言性的表现之一。

这种文言性的来由源自于“现代汉语是一个不同质的系统”［１８］４５。现代汉语书面语可以分出两个

历史层次：现代白话层次和文言层次。现代书面汉语以现代白话为底子，夹杂一些文言的说法；而文言

层次主要有夹杂于白话底子的文言词和夹杂于白话底子的文言用法两种表现形式。换言之，副词性语

素的文言性是现代汉语双音化进程中的遗留产物。

四　余　论
语素是语言中形式和意义的最小结合体。朱德熙（１９８２）倡导语法研究应坚持形式与意义的相互

验证［１９］。Ｔａｌｍｙ指出有两种方法来研究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种是保持某一语义实体不变，观察它

可以出现的表层实体；另一种方法是保持某一特定的表层实体不变，观察什么样的语义实体可以通过它

来表达［２０］２２。本文在语素层级上一一考察了副词性成分的语法表现，从而找出副词性语素“形式 －意
义”的某些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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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步得出如下结论：（１）现代汉语共计有１８３个单音节副词性语素，包括４０个自由语素，１３３
个半自由语素，１０个不自由语素，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可涵盖丰富的语义类型和多样的语法特征；（２）单
音节副词性语素重叠、副词性语素＋后缀等多种形式的存在能更清楚地反映副词的共性，并由此揭示了
副词性半自由语素在词法规则的影响下，可生成能产性较高的、活跃的词法模式；（３）副词性语素的组
合能力、韵律依附性、能产性、定位性和文言性等语法特征既体现了语言的共性，也表现出现代汉语的

个性。

本文对现代汉语副词性语素的穷尽性语料考察同时表明：（１）副词性语素的组合性和能产性等语
法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副词的词类属性，副词并非一个可以穷尽列举的封闭类，词法模式和词

汇化手段的运用将使得副词类不断地“吐故纳新”。（２）正是由于聚焦语素层面，以副词性语素为研究
对象，我们发现了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副词性半自由语素”，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的个

性，验证了石定栩［２１］３５－５１关于半自由语素“在现代汉语中特别突出，牵涉的数量又特别大”的论断，为在

汉语语法研究中设立“半自由语素”的理论假设提供了材料证据。

致谢：本文先后在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博士论坛（２０１３－０４－２７）、第二届全国汉语副词研究
学术研讨会（重庆，２０１３－１０－２７）上宣讲，承蒙胡剑波、张谊生、金立鑫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一并感谢本刊匿名评审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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